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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和“可畏”

9月18日，在本次莫干山会议开幕式的提问环节，包括常修泽、王小鲁、贝多广、黄江
南、魏小安在内的七名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走下的前辈，坐在会场前台，准备回答提问
者的问题。

作为上山开会的青年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凌斌接过话筒，“第一，向各位前
辈致敬，没有之前的莫干山会议就没有今天的莫干山会议，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感谢
你们；第二，我要以当年的精神来批判。我们都知道，当年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就是解放思
想，不分学历、不看身份的平等讨论。但是今天，你们都已经成名成家，成了‘大佬’，你们
端坐在台上，‘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我们年轻人只能坐在台下听你们讲故事。三
十年前，你们也是这样开会的吗？这符合你们说的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吗？请你们用思想
征服我们，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就请把讲台让给年轻人。”

台下的学者们开始骚动，并报以掌声，凌斌没有要停止的意思，“你们有真知灼见，
可是你们讲了三十年了！你们要让年轻人出头，当年你们一马平川，你们有机会提出自
己的观点，所以我想问，你们愿不愿意像当年一样，坐到下面，把位置让出来？”

台上的嘉宾哈哈大笑，随之走下讲台，回到听众的座位上。
就在几十分钟之前，著名经济学者常修泽刚在讲台上看了一下本次参会的青年学

者名单，他很兴奋。对听众说，“我刚才看了一
下名单，是234位。我认识的画了对钩，有二十几
位。这就是说，本次会议百分之八九十是新人。
我非常高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
人。现在的话说是前浪打到沙滩上，我们该到
沙滩上了，年轻人起来了。问题是，年轻人起
来，如何超越30年前这一代，怎么超越1984年
呢？”

最后一句话，是常修泽想要强调的。面对
台下的青年一代，他觉着大家很可爱，可他更
希望青年一代让他觉得“可畏”。凌斌的姿态固
然强势，但常修泽他们更希望听到青年一代让
他们为之一振的观点和理论，而不仅局限于形
式。

凌斌站在讲台上，台下有人冲他喊，“你有
啥说的？别光喊口号。”凌斌回答：“我们正在讨
论农村土地改革，我们晚上会接着吵，88号楼
三层，我们挂牌讨论，欢迎大家来参加。”凌斌
话音刚落，正往台下走的黄江南大喊一句，“我
也挂牌子，咱们竞争。”黄江南也想吸引青年学
者们自由讨论“观念经济学与新的改革机遇”。

所以这次莫干山会议，除了一些峰会和老
中青辩论会，仍然延续了30年前莫干山会议的
传统，设置了不少圆桌论坛，由青年学者们主
导，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思想碰撞，比如城
镇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农民工体面生活的
制度保障、探索新型政社关系、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及其化解、现代智库建设与学术成果转
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发展等，这些
都是中国当前亟需重视的问题。

相比30年前那场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思
想史起点”的莫干山会议，如今中国改革已进
入深水区，时代大环境不同，一切都发生了改
变，这是参加这次莫干山会议的中青年学者们
最大感触之一。

“我非常期望当今中青年超越80年代的我
们。老莫干山会议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主要
是解决经济问题，在人文关怀方面有历史性的
欠缺。30年后的今天，应该以更好的国家治理
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我非常希望青年人
在这些方面能够超越我们。”常修泽说。

相同的和不同的

在开幕式上，黄江南直言，如今改革开放
了30多年，像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国家不拘一格挖人才的模式，现在很难再有了。

“不像当年社会比较公平，现在社会已经分化了，存在很多利益集团。当年如果谁想
出个好主意，领导一批就行了，现在中国已经有庞大的法律体系，任何建议都要经过法
律体系，而一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体系。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困难
比我们更大。”黄江南说。

30年前莫干山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要比现在面临的问题宏大；但30年后讨论的问
题，却比30年前更为复杂。

“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是这次会议中最火的圆桌讨论。像别的圆桌讨论一
样，最初人数只有十几位，讨论中又吸引了数十名青年学者过去“蹭场”。在城镇化进程
中土地收益分配问题、农地进入市场之前的规划条件问题、新时期下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问题上，青年学者们交锋不断。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副主任王伟和牛津大学二年级学生陈景天都参加了这组
圆桌讨论，大家争论到面红耳赤，有的人甚至跳起来据理力争，试图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这是一种久违的场面，很多圆桌会议常常开到夜里一两点，“国家”、“责任”这些词
又重新回到这些青年嘴边。

30年前的上山者，在身份上，即使是在读研究生也是体制内一员，是“干部身份”，他
们与国家未来绑定的紧密程度，要比30年后上山的中青年紧密得多。如今的中青年，在
个人发展上更加多元化，在激昂的理想面前，个人生存问题也比以前更加现实和复杂。

而在研究方面，30年前的上山参会者，经历过上山下乡，有丰富的实践经历以及对
中国基层问题的深刻认识，他们的研究领域几乎都集中在经济方面，比较单一。30年后
的上山者，他们缺乏“地气”，但有着比30年前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除了经济学者外，研
究历史、哲学、法律、管理、IT，以及边疆问题、中外关系的学者也纷纷上山，参与此次莫
干山会议。

“我们讨论的一些复杂问题，已经不单是经济学或者规划学就能搞定的，需要多学
科协同作战。”王伟发现，虽然他们讨论得很激烈，但很难提出一个像30年前“价格双轨
制”一样有代表性的提案。

“大家观点碰撞得很厉害，但观点上有些分散，做不到兼容并包，这些讨论的效率就
不会很高。”19岁的陈景天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参会者。

“我们年轻人也可以很热血，但有时候不一定光热血就是好的。如果只是讨论中说
话很爽很过瘾，那不一定有助于推动需要解决的实质内容。”陈景天很关注中国基层民
主参与、政府与NGO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他也听说过30年前莫干山上激烈的拍桌争论，
但是他觉着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冷静的思考与讨论可能更能解决问题。

董阳25岁，是中科院博士生，会议的通行证是他提交的论文《贫困县退出机制》，其
中论述了贫困县名单和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董阳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他自小就
受父母这一辈人的影响，比如男儿要有保家卫国的情怀。对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象征
之一——— 莫干山会议，他从小就有一种情结。

“这次上山，我很希望自己能成为新时代莫干山学派的一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后
达成的共识，能对改革本身有一点启示。”董阳说。

对于董阳这一代人来说，莫干山精神意味着家国、责任、创新和前瞻性的思考。“在
今天评价30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可能它有一丈高，我们今天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这一丈
的基础上，可能只能走一尺高。”王伟说，“因为改革越改越难了，但这恰恰需要我们前
行。”

像30年前莫干山会议上中秋节的夜晚那样，9月19日晚上，能源与环境小组的成员们
也举起了装满白酒的酒杯。但更多的圆桌小组，则是建立了微信群，并约定了几周后在
北京或者上海再会。

1984年9月6日晚上，第一组宏观组的挂牌讨论达到高峰。据
马小冈回忆：“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
定，到点敲茶杯。其他组代表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挤了一
百多人，许多人站着。我把茶杯几乎敲碎，都无法阻止激辩。”

《经济学周报》的马力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人多的啊，连
外屋都挤满了人。大家使劲吵，各种观点的人在争吵中做了修
正，最后，谁都不是完全固守原来的观点”。

当时张维迎说着浓重的山西口音，让人听不懂，马力想，他
能在会上发言吗？她就去问张维迎，张维迎告诉她，自己能行，

“都答辩过了，还得了优呢。”
当年参会者李应堂说：“大家绞尽脑汁，常常讨论到深夜，

很晚才休息。在讨论中是平等的，谁也不去压谁。”
9月10日中秋节晚上聚餐，理论组的青年们喝了很多酒，醉

了，回到所住的小楼使劲儿侃，使劲唱，把能想到的歌全唱了一
遍，一直唱到后半夜。

而在某次小范围夜谈中，王岐山讲了他最近去苏联的面面
观。在上山的青年看来，这里简直就是一个“思想市场”，人们张
着眼睛和耳朵，吸取、学习、思考。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
注目。刚开始各个部门都在观风向，看是不是这伙年轻人回去
后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
果，也开始重视这伙年轻人。黄江南说：“年轻人的思路比较活
跃，虽然不够专业，但是比官员专业一点，给他们开阔了思路。”

莫干山会议开完没几天，参加者就完成了《价格改革的两
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多份专题报告，被中
央高度重视并采纳。

张钢因为忙于筹备，几夜没睡，会议后期胃出血，9月13日由
王小鲁和田源护送回京。不久，便做了胃切除手术。而这场会议
对于朱嘉明来说简直是刻骨铭心。9月12日，他在杭州讨论报告，
13日给浙江省委省政府作改革报告，这时接到“母亲病危”电报，
当晚乘机回京。朱镕基也在同一架飞机上，彼此还有交谈。然而，
他没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从莫干山上给母亲寄的名信片成了
他自己接收。

莫干山会议之前，青年人在社会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的
状态，讲究论资排辈。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被社会广
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在很多参会者看来，莫干山留下的历史遗产，绝不仅仅是
曾经为改革献计献策，而是一种历史精神。“莫干山会议为青年
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没有思想禁锢的平台。他们把一个个历史课
题抛向天空，再给以回答。”

本文参考了柳红著作《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
梦想》，常修泽著作《包容性改革论——— 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
新思维》

（上接B02版）

莫干山上的青年挑战者：

““请请把把讲讲台台让让出出来来””

2014年9月18日至20日，全国200多位中青年学者重上莫干山。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
下的大国治理”，但其中对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纪念意义，却比这个主题更引人注目。

除了七位当年的参会者，这次上莫干山的，还有新时代的200多位中青年学者，也是一代青年
挑战者。

时光荏苒，与第一次上山时相比，中国已由百业待兴的局面进入改革深水区，当年的热血青年
已成老者，而新一代年轻人一方面享受着“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却承担着“理
想与激情不比前辈”的质疑。这次在莫干山上，又发生着怎样的激情和故事？

本报记者 郑雷 实习生 周一 董兴生 葛欣鹏

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主会场是一座如今已被封闭的教堂。

圆桌会议上，青年学者们展开激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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